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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的地域化理论知识

贺 灵

在现代社会，报纸同其他媒体一样为人们的生活所须臾不能离开。门类众多、

形式多样的报纸为人们提供了选择信息取向和文化知识获取渠道的余地。报纸影

响的扩大和读者面的拓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以质取得读者的信任是办报

行业永恒的定律。而且“质”的内涵由多方面的要素构成，综其首要者有两方面，

即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外在质量显而易见，开本、字号、版面色彩等的设计，

纸张材质，印刷水平等均属外在质量范畴；而内在质量则非短期内所能表现，其

质量高低取决于办报人的理论知识修养。如果报纸经常出现准政治性、理论性、

常识性、知识性差错，或者编校质量方面经常为读者所指戳，最终会出现生存上

的危机。如何办好报纸，在于办报人的综合素质，尤在新疆办报纸，涉及新疆及

中亚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敏感问题，事关祖国统一、睦邻友好、民族团结、

社会安定和各民族文化和谐等政治的和原则的问题，所以对办报人的理论知识修

养应有更高的要求。几年来，笔者自我区各类报纸上不断发现不同类型的差错，

综其产生原因，主要与办报人的理论知识修养有关。

（一）

报纸为众多信息传播手段中较为大众化的一种。自其诞生以来，就为世人所

欣然接受，并日益为人们的生活所不能离开。报纸的门类多种多样，诸如政治、

经济、科技、社科、法律、军事、文化、教育、语文、文学艺术、医药保健、生

活等无所不包。但在人们的生活中，综合类日报和晚报类为多见。在各类报纸之

间，很多栏目和内容均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不说国家大政方针、时事等内容，就

以地方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考古、名胜古迹等而言，诸多报纸都争相作为

传播资源而不断进行发掘，而且不少这类文字往往以理论化面貌出现，为人们提

供了多角度、多方位、不同表述方式的信息。

报纸具有自身很鲜明的特点，一是其接受面大，影响广泛，二是时效性强，

复读�很低，三是其信息生命力短、更新快，多不为读者所长期重视。这与图书

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而决定了，办报人的特点也与图书编辑有所不同，对稿件

似乎没有那么多时间予以推敲，尤其是理论类栏目记者、编辑以及稿件的复决审，

如果缺乏过硬的理论知识，便很难对稿件（无论是报社自撰的还是他撰的）进行

精雕细琢，从而推出为学界引述的东西。但是，报纸的接受面大、影响广泛的特

点，决定了办报人职责的严肃性和政治化，他们都应具备较高的理论知识修养。

新疆是个多民族共居、多种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交汇、地域历史头绪纷繁的

地区。而且许多世居民族跨国而居，其历史、文化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祖国统一、睦邻友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各民族文化和谐的严肃性和原则性

显得非常重要，谁破坏和违反这些，谁将受到各民族的谴责。作为大众化的媒介，

我区的各类报纸都具有维护上述严肃性和原则性的神圣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

时时处处切实维护它们似乎并非简单。几十年来，随着非理性物质文化的侵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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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封建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致使很多人的社会道德行为被扭曲，正常的社会文

化活动受污染，反映到报纸媒介，也出现了诸多不正常现象，例如：理论文章的

猎奇化、买版面地区性宣传、有偿新闻、有偿论文、关系性宣传、严肃题材的戏

说、不负责任的议论、垃圾新闻、猎奇报导、人为吹捧、人为制造“文化”亮点、

任意推翻和质疑几十年来学术界研究形成的学术定论、随意“创新”、乱立“名

人”“专家”，等等。由于这些东西的立意不准确，动机不纯，资料虚实难辨，议

论违背真理，史实未作深入考证，因此，各类差错往往在其中发生，结果破坏了

正常的文化宣传规律，搅乱了历史事实，损毁了报纸的声誉，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新疆的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等问题，自古以来表现纷繁多绪，如果不掌握相

应的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以及党和国家的有关

政策法规，要写出这方面无差错、令人信服的文字是很难的。尤其是涉足报界不

久的新记者和编辑，发生这些差错更为容易。目前，在我国现有文化体制下，要

及时纠正报纸的各类差错是很难的，加上报纸的时效性特点，读者没有多少兴趣

拿即将放进旧纸堆的过期报纸与报社纠错，而且，一旦某报纸常犯类似差错而在

读者心目中开始受到轻视，那么读者更会失去信心为之理论。从这一点看，报纸

建立和完善内部的管理机制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新疆的报纸虽然都有一定的门类分工，但很多专业和地方报纸，为了生

存，都在向日报和晚报看齐，打破门类、交叉设栏、无所不“报”的现象很普遍。

而且大家都在充分挖掘和利用新疆全区性和地区性历史、文化（包括民族文化、

宗教文化、考古文化、旅游文化等）资源，在文化兴市、文化兴区、文化兴县、

文化兴村的口号下，大小官员和所谓的文化人都拿起了笔，曾几何时，在各类报

纸的理论、文化等栏目上都充斥了新笔，此时正是各类差错不断和抄袭之风最严

重的时期。

办报纸同办期刊、出版图书一样，差错是难免的。但是，只要加强责任心、

提高政治敏锐性和理论知识修养，那么很多差错都是可以避免的。在办报方面，

可以借鉴图书出版机构的把关和管理制度，实行三级把关，把差错消灭在编辑

阶段。目前，在图书出版领域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书稿审读（包括出版机构内

部审读和社外审读）制度。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将各类敏感性差

错消灭在图书的编辑阶段。本质上讲，图书出版领域的这一制度亦可以引入办

报行业，以把好重要历史、民族、宗教、文化以及准理论、学术化文章的质量

关。建立这样的把关制度，与新闻自由和学术的“百家争鸣”并无冲突，因为

其目的是消灭各种差错，提高报纸的信誉度和权威性，让人重视你刊发的文字。

（二）

在我区各类报纸当中，影响其信誉度、权威性和内在质量的因素如上所述，

涉及方方面面，但笔者不关注那么多方面，而只论及各类报纸定期或不定期刊

发在其理论、文化等栏目中涉及新疆（古代西域）及中亚历史、民族、宗教、

文化等方面的准理论、学术化文字。因为在这些文字中出现的不同差错才长时

间�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才不断引起读者（尤其是文化层次较高者）对相关报

章的议论和评价。

古称西域的新疆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头绪纷繁，具有一

定的复杂性。自汉代西域归入祖国版图以来，在此先后形成了诸多地方政权，

即所谓各种形态的小“国”。实质上它们与中原（中央）政权之间基本都处于从

属的关系，在表述方面，绝不可给这些小“国”赋予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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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问题的性质就会转变。综观各类报章上出现的差错，也不乏上述差错。

这应该是阐述新疆史方面首先引起重视、谁都不可忽视的原则性问题。这些地

方政权又作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实体，在历史上都留下了各自程度不同的痕迹，

其中尤为关注的就是地名文化。在西域先后形成的各地方政权，曾经都形成有

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多数“国”名、氏族或部落名已演变为地名。

由于西域地理、气候以及人们传统的居住文化特点所决定，使众多土质古迹经

不起岁月的摧残，先后都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因而在学术界形成了对这些

地名范围和处所的诸多争论。如果我们的记者、编辑不了解这些学术上的争论，

在类似内容的文字中就会犯主观臆断或偏取一方之说的错误，给读者造成不良

影响。历史不能假说，更不能随意推理和发挥。自汉朝至明朝的新疆历史，其

直接史料基本可以说很匮乏，要让这段历史真实再现，很大程度上要靠考古文

化和文物资料。长期以来，新疆的考古文化备受世人重视，我区很多报章也从

各自的办报角度和利益（多数考虑于旅游利益）出发，多以考古发现和名胜古

迹为切入点，不断刊发有关新疆汉唐等重要历史阶段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

我们也可以轻易发现对历史进行假说、随意推理和发挥等不负责任的现象，有

些却以文学手法戏说历史。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歪曲历史，误导读者，造成不

良宣传影响。

两千多年来，在西域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先后有几十个氏族部落、部族和

民族繁衍生息，他们之间的迁徙流动、相互同化和融合的历史过程，可谓纷繁

多绪，直至目前，在书刊界仍然没有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和研究其来龙去脉以及

他们之间关系的读物。这就为我们撰写类似内容的文字，提出了诸多值得注意

的问题，其中既有当前新疆各民族的历史关系问题，也有民族学常识问题。从

民族历史来讲，任何一个现代民族，他们皆非由纯单一系统发展演变而来，而

基本都由多个氏族或部族融合而成，在这个不同氏族或部族中，也存在形成该

民族过程中作用的主次之别，即有的氏族或部族成为该民族的主体成分，有的

则为次要成分。综观报章上反映上述内容的文字，也不难发现将某一现代民族

完全等同于数千年前某一氏族和部族的现象，这种宣传很容易造成各民族随意

“认祖先”的不良后果。再说民族学常识方面的问题。任何民族都有一个漫长

的发展演变历程，他们都是循着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这一历程演变而来，

我们不能把氏族或部族当中的人们共同体称为“×族”、“××族”。涉及到目前

新疆的各民族，对其最后形成为“民族”的历史，学术界都有基本的共识或定

论。但是，许多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文字，往往都有这一民族学常识方面的错误

表述，例如：×××族在两千多年前就如何如何，随意将某一个民族的最终形

成史提前到上千甚至数千年；还有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的概念随意混淆的

现象。诸如此类，非数笔能尽数。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文化荟萃之地，依次有原始信仰及其萨满教、

祆教、佛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天主教、藏传佛教、基督教等

宗教文化在此传入、流出和回授，使我区成为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汇之地。其中

萨满教、祆教、佛教等宗教的历史在新疆至为悠久，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或者更悠久，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历史有一千年左右，天主教、藏传佛教、基督

教等宗教在新疆的历史则短一些。目前新疆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如维吾

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等民族的祖先，曾经都奉

行原始信仰和萨满教，或信仰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等。直至目前，在这

些民族的宗教文化中，还分别遗留着上述宗教文化的明显痕迹。说明这些民族



4

的宗教信仰文化并不都是十分纯粹。因此我们在阐述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其

文化时，也要注意区分上述历史情况，而不能在文字中再出现“×××族自古

就信仰×××教”，或者把新疆说成只有以×××教为主体的地区，并且不能忘

记各种宗教间相互和谐的一面。此外，在谈到某些民族的宗教信仰时，经常出

现“×××族全民族信仰×××教”或者“×××教是×××族全民信仰的宗

教”等提法。从实际情况看，这类提法纯粹为以偏概全，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不

可能男女老幼（包括共产党员）都信仰宗教。在有的文章中，竟然将新疆统称

为×××教文化地区。深究这些差错，一方面存在功利性宣传的因素，另外就

是撰稿者和编辑缺乏新疆宗教文化知识和党的宗教政策方面的理论功底。

新疆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多种宗教共存同处的地区，而且又是多种形态文

化荟萃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这里有土生土长和外来内传（指关内）的

宗教文化、语言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地名文化、生产文化以及山林文化、草

原文化和绿洲文化等各种形态文化，自古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别具特色的单元

区，也成为我国东西方文化色彩较为浓厚的文化区域之一。其中的民族民俗文

化和宗教文化（主要指佛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所关注，成

为文人志士采风、研究的对象，也成为区内外各种媒体涉猎和宣传的对象。新

疆的民族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在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

族之间，其相互影响、互相交叉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较为普遍。而

且在色彩斑斓的诸多文化事象中，既有极少量先进的成分，又有落后或腐朽的

成分，但多数事象则表现为支撑民族民俗文化基础的中性成分。如果我们的记

者、编辑不掌握文化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在其宣传文字中仍

然会出现不辨文化事象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以及分不清彼民族与此民

族、土生土长与外来内传等现象，造成文化宣传效果上的尴尬。此外，在这类

文化内容的宣传方面，不少文字还存在夸大文化内涵、不负责任的戏说和无中

生有的现象。

总之，报章记者、编辑与其他媒体记者、编辑一样，在有关历史、民族、

宗教与文化知识和理论的宣传方面，都需要扎实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功底，尤其

是在多民族地区，掌握这些理论和知识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报章媒体要更加

重视对记者、编辑以及专栏作者的培训工作，对新进人员要让补修相关的知识

内容；在编审方面，因为理论性和文化知识性文章不具有如新闻稿一样很强的

时效性，可以采用外审形式以继续“锤炼”，使其成为真正让读者接受的文化产

品，发挥其应有的宣传作用。

（作者为新疆人民出版社编审）


